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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其呼应了受众的感知， 从小说到电视剧再到网游， “逆水寒”IP 实现了成功的传播。  顾惜朝这一角色则愈发受

到关注， 他由负面道德的表征， 转变为更复杂形象； 但其“憎恨”并未通向尼采式的创造性意志， 不明确的价值认同及感性

化、 功利化的欲求裹挟其中。这与文本价值结构与认同方式的变化相呼应， 泛化的憎恨与缺乏内核的欲求作为受众的感觉结

构中突出的要素， 内化于角色性格之中。  “逆水寒”IP 则通过触及受众的感觉结构来安放其幽微难言的情愫。以尼采理论分

析“逆水寒”文本， 辨识“憎恨”的转义和特征， 并以此切入社会文化语境， 有助于阐释“逆水寒”IP 同受众的感觉结构的共振， 
使共通的感知由隐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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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Ressentiment and Indefinite Desires： The Resonance Between the 
“Against the Cold Water” IP and the Audience’s Senso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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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ligning with the audience’s sensory structure， the “Against the Cold Water” IP has cir⁃
culated successfully across novels， television dramas， and online games.  The character Gu Xichao has thus 
gained prominence， shifting from moral negativity to a more complex figure.  Yet his “ressentiment” does 
not develop into a Nietzschean creative will； instead， it remains bound to indeterminate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an affective， instrumentalized desire.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changes in the text’s value structure 
and modes of identification， through which generalized hatred and hollow desire—key elements of the audi⁃
ence’s sensory structure—are internalized into the character.  The “Against the Cold Water” IP conveys its 
subtle and ineffable emotions by resonating with the audience’s sensory structure.  Combining Nietzschean 
theory with “Against the Cold Water”， tr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Ressentiment”while situat⁃
ing them in a socio-cultural context， highlight the IP’s resonance with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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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原指“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即 一个指称“心智创造”的法律术语［1］2。文化产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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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 IP 被称为文化 IP， 是具有高辨识度、 强变现

能力的文化符号［2］。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资本形

态， 其兴起于欧美的产业化运作。典型如迪士尼模

式， 通过“影视—乐园—衍生品”形成商业闭环。国

内早期以引进为主， 随着技术迭代与文化自信的觉

醒， 本土 IP 创新逐渐展开： 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电影重释“神话”， 《黑神话： 悟空》借游戏输出东方

美学。因其强大的转化、 再生能力与商业价值， 文
化 IP 备受关注。对文化 IP 的研究， 在概念传入之

初， 集中于版权与商业价值的讨论； 2016 年后， 文
化认同与反思的视域逐渐介入， 价值与情感认同的

探讨偶现其中； 后期则出现了从情感认同角度切入

IP 现象的讨论， 并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 但此类研

究仍相对较少， 尚未形成系统。

“逆水寒”是文化 IP 成功转化的范例。同名小说

由温瑞安于 1986 年写成， 1989 年由北京友谊出版公

司在大陆首次出版， 随后被多家出版社翻印再版。

2004年， 《逆水寒》被改编成电视剧， 由鞠觉亮导演并

先后在湖南卫视等知名影视平台播出， 网络的发展促

进了它的传播。有网友以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为

主线编撰同人小说， 并发表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南京

出版社于 2005年推出《遥远彼方——〈逆水寒〉同人小

说集》［3］， “逆水寒”同人在网文界持续更新。网易雷

火科技有限公司则在 2017 年， 改编并推出同名网络

游戏， 获得极高收益而被网易内部列为“旗舰武侠产

品”［4］。其后， 相关游戏不断开发和更新， 同时聚集起

多个 IP社群。其中， “逆水寒”官方微博粉丝达 131. 6
万人， 远超同类游戏。

“逆水寒”IP的热度和时间跨度实属罕见。诚然， 
它的成功离不开商业运作， 也根植于其所建构的内在

认同之中。陈琼指出， IP的核心要素是隐藏在故事背

后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而普适性元素和人性息息

相关［1］3。 “逆水寒”在原著中以江湖恩怨（背叛与复仇）

为主线， 在后续改编中进一步刻画角色的心理， 游戏

中则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 通过具体的身体形

象表达抽象的情感联结——展现出感性连结超越价

值认同的趋势［5］235-238， 究竟建立了怎样的连结、 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 却模糊不清。因而， 本文将围绕建构

认同的方式， 以描述“逆水寒”IP的转化为引线， 探讨

“逆水寒”IP如何与受众流变的生活感知形成共振； 并
致力于结合社会文化语境， 使感觉结构的相关特征在

对这一共振的分析中得以显现。顾惜朝在“逆水寒”

中最能引发共情， 其形象在改编中逐渐丰满， 并引发

褒贬不一的评价。因此， 本文将顾惜朝的形象作为讨

论的重点。

1　文本分析： “逆水寒”IP 的认同构造与顾

惜朝形象之变

1. 1　温瑞安武侠小说与“信义−−背叛”的对立

《逆水寒》是温瑞安武侠小说的中期代表作。

小说背景在南宋， 围绕江湖领袖戚少商招揽顾惜朝

共治连云寨， 却遭到顾的背叛， 在其追杀下被迫逃

亡为主线的故事。其中， 顾的身份被设定为奸相义

子， 其行动自始至终服务于朝廷。

《逆水寒》的情节看似波澜起伏， 实则结构较为

简单。小说故事由“仇杀−流亡−遇挫−（受伤−
疗伤）−复出……大功告成”这几个母题组成。其

中， “流亡”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主线， 在流亡过程中

“遇挫−复出”的母题不断循环（如连云寨、 霹雳堂、 
毁诺城的惊险逃脱）。  “遇挫”的原因不外乎内部遭

人背叛（如连云寨中顾惜朝反叛， 霹雳堂中高风亮

背信、 思恩镇里尤知味接应等）或敌方强援到来（如

神捕刘独峰、 九幽神君及其弟子）。  “复出”是在四

面受敌的“极限情境”下， 依靠江湖朋辈的仗义相助

而实现突围。小说结尾略显突兀， 凭借神捕刘独峰

临死前就传位血书（此血书载有戚少商遭追捕的秘

密）并提供谈判计策这一举动， 扭转了局面。

背叛引发危机而信义助力突围， 使情节在遇险

与逃脱的循环中推进， 形形色色的角色不断加入。

戚少商在逃亡途中， 不少江湖同道因相助而牺牲； 
为同道复仇成为其逃亡的动力， 而这些朋辈则被塑

造成忠诚英勇的豪侠形象。以顾惜朝为代表的背

叛者则被塑造成狼狈为奸的奸佞形象， 最终无一例

外地陷入报应性的结局。信义与背叛的对立是推

动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的核心矛盾， 见表  1。

表  1 所呈现的“信义”与“背叛”的二元对立， 虽
然在情节发展、 人物塑造方面有一定作用， 但也存

在局限性， 导致角色大多呈现为非善即恶的扁平化

特征。顾惜朝的形象正是囿于价值观预设而成为

表 1　《逆水寒》小说中“信义”与“背叛”的二元对立

核心价值

信义

背叛

衍生价值

忠诚、 正直、 无私——正面人物的性格特征

奸险、 狡诈、 自利——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

代表人物

戚少商、 息红泪、 雷卷等多为正面人物

顾惜朝、 高风亮、 尤知味等多为反面人物

情节

同心抗敌、 协助逃亡

背叛作乱、 离间诡计

人物结局

平反或舍生取义

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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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的。故事开篇即写他背叛连云寨， 而在情节发

展中他屡屡为戚少商一行制造危机， 最终则遭到报

复。虽然作为促成整个故事的重要角色， 他却缺乏

个人背景， 亦无多面的人物关系——其出场或与戚

少商的逃亡相联系， 或置身于与同僚的争权中， 用
以衬托官僚内部的污浊风气。其性格自始至终几

乎没有反差或变化， 功能性取代了个性。

小说中侠义的内核恰是在“信义”与“背叛”的对

立中得以充实。龚鹏程认为， “侠”并非一个固定不变

的理念， 而是以历史记载为参照，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

的价值认同与个人观念的不断改造中， 而在武侠小说

中形成的一种“迷思”。 “侠”代表正义与公道遭到破

坏时， 一种巨大的救济力量， 适应了祈求公正的社会

心理［6］28-30。武侠小说在颠倒是非的“朝廷”之外， 另建

损有余以奉不足的、 合乎天道的“江湖”［7］80。在江湖

世界中， 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 军事、 经济斗争， 
一律被简化为正邪善恶之争［5］80。通过“邪不压正”的

价值预设与叙事模式， 完成了对侠义精神的建构。 
《逆水寒》中的侠义可归入“侠”的迷思， 却又在抽象外

延下为“侠”赋予了更为具体的含义： 在信义与背叛中， 
信义作为优胜的一方。 “信义”又分化为积极、 消极

两面。积极方面以朋辈情义为核心， 守信义者往往同

时被赋予明辨是非、 守法爱国等美德。消极面则体现

为“活命， 是为了报仇”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 复仇

意志甚至超越了积极方面的塑造， 成为戚少商一行人

逃亡的主要动机。

总之， 《逆水寒》中， 信义和背叛的对立是推进

情节发展、 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这种对立被

糅合进“邪不压正”的价值预设中， 充实了小说中的

“侠义”观。较为单纯的情节模式、 善恶分明的人物

形象与较为清晰的价值观， 构成了小说文本的特

征。顾惜朝在小说中完全是一个脸谱化的负面道

德承担者和功能性的扁平人物。

1. 2　电视剧改编与“情、 理、 义”的混杂

小说《逆水寒》在 2004 年被翻拍成同名电视剧， 
在各大卫视和网络平台热播。其故事主线仍依据

温瑞安原著， 但改编亦十分明显。改编的第一步是

拍摄并选取镜头， 即根据影片的主题， 撷取关键或

独特的部分， 摒弃或省略琐屑内容； 第二步才是组

接镜头［8］166。分析电视剧《逆水寒》如何对小说内容

进行重构， 是理解其认同方式差异的途径。

从情节上来看， 借助蒙太奇式的镜头切换， 由追

捕−逃亡的单线模式， 转变为多线并进。其中， 顾惜

朝与傅晚晴的情感经历亦作为重要线索。主线中“受

挫−复出”的循环受到删削， 仅留下毁诺诚、 思恩镇

等较为典型的几处。旁逸斜出的情节被略去。例如， 
刘独峰（在电视剧中并入铁手一角）与九幽神君的战

斗， 被转化成戚少商在京中与恶势力缠斗， 并直接导

向结局， 故事脉络更清晰。无关角色亦被删去， 戚少

商、 顾惜朝、 傅晚晴的主角形象更为突出。

原著中信义与背叛的二元结构虽未被取消， 但
因多线并进的形式与顾惜朝情感关系的构造而受

到削弱——“信义与背叛”不再是情节发展的内在

驱力； 情、 理、 欲的多维矛盾亦成为剧情发展和人

物塑造的关键元素， 见表  2。

顾惜朝的形象， 从二元对立的负面道德表征中

解放出来， 具备了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 他仍是

剧中反派， 促成并推动了逃亡。顾惜朝的故事整体

上是悲剧性的， 从开头的卑贱到结局的被鄙弃， 其
一切行动终归徒然。无论在“朝廷”还是“江湖”的

秩序中， 他都只是一个被排斥、 被抹除的符号。另

一方面， 不同于在小说中脸谱化的奸臣， 他在电视

剧中被塑造成较为丰满的形象： 其外在被设定为书

生， 并丰富了其身世背景与情感关系。例如， 苦撰

《七略》却遭权臣嘲弄、 羞辱等细节， 为其后期的心

理扭曲埋下了伏笔。

顾惜朝的内在驱动力既不同于戚少商等崇尚

理义， 亦有别于傅晚晴的爱情至上， 却在犹豫中向

两边摇摆。这集中体现在其情感关系的建构中： 一
是补充了顾与戚在酒肆的初识与相互欣赏。顾对

戚不仅有憎恨、 嫉妒的情绪， 也混杂着羡慕、 惋惜、 

表  2　《逆水寒》电视剧中丰富的价值元素

核心价值

信义

背叛

重情

重理

重欲

衍生价值

忠厚、 无私、 明辨是非

诡诈、 自利、 助纣为虐

利他、 自我牺牲

无私、 坦荡

自利、 憎恨

代表人物

戚少商、 息红泪、 雷卷、 铁手等

顾惜朝、 尤知味等
息红泪（庇护戚）、 傅晚晴（庇护顾而死）、 赫连春水（庇护息

而死）
戚少商（平反信念）、 铁手（法度秩序）

傅丞相、 黄金麟、 顾惜朝（游离于对晚晴的情， 和自己的功名地

位间， 偏向后者）

情节

同心抗敌、 协助逃亡

狡黠， 离间诡计

保护主角、 协助逃亡

澄清是非， 坚定固执

好胜心强、 追名逐利

人物结局

平反或舍生取义

自取灭亡

结局不一

平反

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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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恨晚的惆怅及敌对的无奈。此外， 电视剧还增

设了丞相之女、 顾的妻子傅晚晴这一悲剧女性形

象。两人的畸形关系使其个性显得更加复杂。身

份悬殊使这种爱情无法对等， 顾的爱意中混杂着利

用、 攀附， 地位不对等所滋生的憎恨是其隐含情

绪。他在响应丞相密令而诛杀晚晴时显得犹豫不

决（体现了功名之欲与情欲的内在割裂）， 以及因晚

晴之死而疯癫的结局， 使其在反派形象之外， 亦体

现出优柔、 深情的性格特征， 造成一定的人物弧

光。但这一性格面向最终并未胜过其私欲， 对权力

的渴求使他持续迫害戚少商等人， 间接导致了傅晚

晴之死。

选角与运镜同样对顾的形象塑造有显著影响。

新锐演员钟汉良扮演顾惜朝的角色， 使顾清峻孤高

的寒门才子形象得以生动演绎。取景与运镜的精

巧配合， 亦是形象成功塑造的关键。剧中顾的特写

镜头尤多且往往伴随着自述， 充分体现了人物的心

志情思。在对话中， 镜头的焦点在角色的面孔间反

复切换， 凸显人物关系。例如， 思恩镇客栈一幕， 
顾藏在屏风后偷听妻子晚晴和捕快铁手在敌人刀

下的诀别之语、 缠绵之辞及旧交往事， 镜头不时从

屏风外人物的全景切换到顾惜朝目光的特写， 展现

了其目光中犹疑、 怨愤与迷恋情绪的不断更替。顾

惜朝作为偷窥者的位置， 与银幕前的受众形成对

应， 结合劳拉·墨维的“凝视”观念， 受众被代入场

景中“男性（顾）的观看位置”， 视线中的晚晴形象则

作为欲望客体， 激起一种既亲密无间， 却又（因作

为场景外的第三者而）疏离难测的幽暗情愫， 从而

产生微妙的移情效应。

剧中并未试图颠覆顾惜朝的反派形象， 但受众

的评价却超越了这一形象设定。从差异化的解读

中， 可以体会受众的价值认同及与角色的情感连

结。贬斥的评价主要源于顾的反派形象， 其中一部

分希望反转其逐渐步入歧途的剧情设定。绝大多

数的评论却赞许顾的形象塑造。较多评论赞美其

外在形象和书生气质（移情于扮演者）。亦有部分

评论着眼于角色性格的立体性。其中典型的观点， 
或将顾的不义归咎于其出身地位和社会体制的钳

制， 为其辩护； 或赞许其坚定意志和奋斗精神； 或
赞许其对晚晴的深情， 总体上呈现出淡化道德评价

的倾向。

总之， 电视剧通过对小说内容的删补、 调整， 
使故事情节更集中， 主角形象更突出； 情、 理、 欲
的多元矛盾被注入文本中， 使信义与背叛的核心对

立被削弱。剧中， 顾惜朝由脸谱化、 功能性的角色

一变而为复杂、 多面的形象。他的气质、 思想情感

得到了更细致的表现， 其“仕途无门而心怀怨恨”的

基本人设得以确立。此外， 受众评论超越其反派设

定， 呈现出淡化道德评价的趋向。

1. 3　以游戏为例的其他文本与情感交互

小说《逆水寒》亦被改编成同名网络游戏、 网络

同人文等多种文本形式， 以适应蓬勃兴起的网络媒

介， 至今仍保持热度。这些新文本虽保留了原著及

影视剧中的逃亡主线、 重要情节与角色， 但整体结

构较为离散。然而， 顾惜朝这一形象却在原有基础

上得到了进一步塑造。以游戏为例， 着眼于顾惜朝

角色及其叙事在这些文本中的典型特征， 有助于理

解新文本改编的总体趋势。

首先是添加更多细节， 以刻画顾惜朝的身世背景

和性格特征。游戏《逆水寒》中添加了顾在入赘相府

前， 为救村民向权贵下跪； 因坚持公道而得罪权贵等

细节， 体现其最初的良善品质和不公待遇。其台词： 
“顾某一生踽踽独行， 就是不想泯然众人” “要让那些

嘲讽于我， 轻蔑于我， 羞辱于我的人， 无地自容”……

则在自白中， 使出人头地的欲求得到突显， 这种欲求

中渗透着愤恨情绪和排他意识。在“背叛连云寨”这

一转折性章节中， 小说中的果断被犹豫的举动和无奈

的神情取代。与电视剧中一贯目标明确相比， 他在新

文本中经历了内心的矛盾， 才逐渐转变为“算计人心， 
不择手段”（剧本语言）的形象。这些细节使其形象更

显复杂， 在性格上形成更大反差。

此外， 游戏颠覆了固有文本的单一走向， 为顾惜

朝创设了五种结局。玩家的选择会导向不同结局。

其中， 既有“一生皆憾” “天人永隔” “珠沉玉碎”这类

与小说或影视相似的悲剧结局， 亦有由于顾迷途知返

而撷晚晴归隐的“江湖再见”。 《遇见逆水寒》中， 则
可由玩家自由选择自己同顾惜朝的关系——仇人、 朋
辈、 情侣或陌路， 从而展开不同走向的故事。这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受众对顾在小说或影视中悲剧结局

的遗憾。亦使其更贴近于顾这一角色的遭遇和感触， 
与之产生一种真实的情感连结。

原著中的侠义价值观在新文本中被进一步削弱。

较之原著或影视在角色交互间植入价值观念， 游戏和

同人文则在创作者、 受众与角色间建立直接的联结。

借助AIGC技术， 玩家在游戏世界获得与NPC交互的

沉浸式体验。当玩家以某个角色对游戏进程作出选

择时， 唯有消融自我主体， 代入所扮演角色（隐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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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世界某处的另一个主体）的身份， 模拟其感知， 
重构该主体并与其他角色交互， 才能获得超离现实生

活的情感体验［8］166。设计精巧的沉浸式互动使这一替

代与移情过程潜移默化地内化于玩家感知中， 赋予玩

家一种超越自我意识的情感触动， 使其体验到不存在

于当下生活却又十分真切的陪伴关系与爱憎情感。 
《逆水寒》中玩家扮演的角色在认知层面较为简单， 交
互主要体现为情感的联结： 在《逆水寒》端游中作为顾

的结义友人， 体验从惺惺相惜到对其不义之举的愤慨； 
《遇见逆水寒》则构造出一种爱情幻象， 将排他性的江

湖竞技转化为爱情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 共情取代

了价值认同， 成为满足受众欲求的主要方式。至于为

何能引发受众的共情， 则有待在第二、 三部分展开。

总之， 新的文本形式顺应了受众对顾惜朝角色

的关注， 对其经历和心理进行了更细致的刻画； 亦
借助 AIGC 技术促成了受众与这一角色的互动， 导
向不同的结局并带来直接的情感连结。感性的、 超
逾自我意识的主体间交互代替了价值认同， 成为满

足受众欲求的主要方面。顾惜朝作为新文本中的

关键角色， 呈现了更复杂的形象反差和心理反转。

其对功名的渴求和对现实的憎恨， 是角色弧光和剧

情发展的重要构成因素。

由此可见， 从小说到电视剧再到游戏， “逆水寒”

在情节、 人物等方面， 都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变化。聚

焦于顾惜朝这一角色及其故事， 其出身背景与性格特

征愈发充实， 由脸谱化、 功能性的角色， 逐渐成为一

个形象丰满、 令人爱恨交织的重要角色。顾惜朝的心

理变化和情感欲求在细节中得到突显。原著中基于

信义与背叛二元对立的侠义精神塑造， 在新文本中被

不断削弱。在电视剧改编中， 情、 理、 欲等元素的注

入使其价值取向趋于含混， 最终在游戏中转化为由主

体间交互所带来的感性连结。诚然， 商业化逻辑是文

化 IP 转化的主要推动力， 但 IP 的生命力实际上来源

于受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连结。 “逆水寒”IP， 尤其是

其中顾惜朝的形象， 何以能够跨越三十余年而保持热

度， 则需要联系相关理论与社会文化语境， 进一步探

索其深层动因。

2　现象解读： 顾惜朝的“憎恨”与受众的感

觉结构

2. 1　顾惜朝的憎恨和欲求

在电视剧及其衍生文本中， 受众的关注鲜少投

向主角戚少商， 而更多转向了反派顾惜朝。在哔哩

哔哩平台的“逆水寒”社区， 多位网友借用尼采哲学

来理解顾惜朝的形象： “我们应能很容易理解尼采

的一句话：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亦成为恶龙； 当
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一个从小受尽

屈辱、 自尊被肆意践踏的人， 却能够乐观豪迈、 气
干云霄， 这本身是难以想象的。比起豪气干云的戚

少商， 顾惜朝更像我们现实中的影子。”［9］174 诚然， 
“逆水寒”中并无尼采哲学的体系性与问题域， 但以

尼采关于憎恨（或怨恨）的理论来观照《逆水寒》， 有
助于进一步发掘该 IP 的内在驱动力及顾惜朝形象

的独特性。

2. 1. 1　有限的“憎恨”

从《逆水寒》世界的设定来看， 作为背景的“江

湖”， 构建了一个独立于主流秩序之外的虚构场域， 
其中充满了力量的消长。各方势力如同“占用、 统
治、 增长（而）变得更强的意志”［10］163， 致力于自身的

持存和扩展。戚少商作为一呼百应的英雄领袖， 无
数朋辈为其效力。他所具备的品质正是“侠义”的

范型——赫然眼前的， 是丰足感、 充实感， 是喷薄

而出的权力感， 是高度紧张的幸福感， 是有意给予

和分享的富足感［11］140。在“江湖”世界中， 他是占据

权力巅峰的“高贵者”， 体现出类似于尼采《道德的

谱系》中主人道德的品质。顾惜朝则较符合尼采对

“低贱者”的塑造。他才华横溢， “辗转投书， 却从

来没人多看此书一眼”（据文本）。现实的屈辱和阻

塞使他积压着一种地位低下者对压制者的”憎恨”

情愫。正如尼采的描述： 憎恨发自一些人， 他们不

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 而只能以一种想

象中的报复得到补偿［12］260。由于虚弱无能， 他们所

滋生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 而且最富有才智， 也最

为阴险歹毒［13］132。不同于所有高贵的道德都源自一

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 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

界”、 对“他人” “非我”的否定。结合文本来看， 顾
惜朝居于社会底层， 缺乏展现才华的客观条件和控

诉不公的有效途径， 其心理才由“强权之下， 何来

公道”的悲观， 渐转变为“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

无地自容” “遇祖弑祖， 遇佛杀佛”的无差别排他， 
具备了“憎恨”的表面特征。他质问， 戚少商的“侠

义”和自己的“抱负”哪一个更有价值——如果说

“侠义”包含一种天然的价值判断， 顾惜朝则需要基

于秩序之不公加诸己身的“恶”， 来确立一种新的价

值， 成为与“侠义”拮抗的另一力量。这种“憎恨”正

是促使顾展开迫害行动， 从而使故事不断推进的内

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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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尼采理论中， “憎恨” 是具有辩证性的。

这是一种有毒且危险的， 但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产生

价值”［14］145——它能对抗消极惰性情绪和温顺的态度， 
使人真正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 人的灵魂也在此获得

了更高意义上的深度［15］65。如果放任憎恨滋长， 它就

会变成有害的阴毒， 并且导致一种将瓦解一切价值评

判的虚无主义。但是， 在自我憎恨中产生的良心谴责

是一种“像妊娠那样的病”［14］148。在这种疾病的内部， 
还有一个“伟大的承诺”［14］148； 尼采尚未告诉我们这是

什么， 但这种东西将超越善与恶， 将是憎恨的自我克

服。［12］167结合尼采的语境， 这是在憎恨中得以保留的

“权力意志”， 它既能创造， 也能转化我们所遇见的所

有的“存在”和“现实”的内核； 它能超越建立在憎恨基

础上的善恶， 在虚无之上构筑每一个生命层次的创造

性力量［14］167。

顾的憎恨并非完全是想象性的报复， 也未发展

出颠覆价值体系的强力意志。他一面将自己遭到

的不公转化为对社会之恶的指责， 以维持道德高

位； 另一面却在社会评判体制下追逐功名， 借助

“朝廷”打击“江湖”。他看似掌握了权力， 但实际上

受权臣驱遣， 俨然一副犬儒面目。与尼采所述教士

的“憎恨”相比， 顾虽拥有产生憎恨的心理根基与指

责不公的否定性表述， 亦有充足的欲望强度与坚韧

毅力， 却投入自身所厌弃的社会评价体系中， 本该

通向价值观内省的“憎恨”转化为对侠客的迫害。

这在“逆水寒”IP 转化中愈发明显。随着侠义观在

改编中日益淡化， 情感连结逐渐超越价值认同； 顾
不再仅作为负面道德的代表， 而是同时处于朝廷秩

序的边缘与江湖秩序的对立面， “憎恨”成为其行动

的核心驱动力。

这种憎恨并未指向道德的反叛， 而是简化为对

阻碍自身者的排斥， 并以此作为实现抱负的逆向激

励。他的“抱负”始终含混不清， 混杂着改变秩序的

愿望、 对功名的欲求、 自我证明的渴望……支撑其

行动的“理想”实质上却没有确定的内核。这种以

求取功利为核心、 涣散不定的欲求， 却凝结为自我

实现的价值表象， 支撑着角色的行动。然而， 这反

而使顾惜朝的形象更能获得受众的共情： 或为其鸣

不平， 或为之辩解， 甚而有人加以赞誉。它虽无法

助力于构建价值认同， 却能以一种感性的方式直击

受众。由此可见， 使受众产生兴趣的并非旨在创造

新价值的“憎恨”， 而正是价值内核被消解的有限憎

恨与涣散的功利之欲。

2. 1. 2　泛化的排他性与涣散的欲求

要求“逆水寒”这一源自不同语境的大众文化

文本， 展现出与尼采哲学一致的“憎恨”观念， 是不

切实际的。致使这种“憎恨”缺乏深度和针对性、 并
使其保留在某种限制内的， 是含混欲求的掺入。缺

失的价值内核被泛化的排他性和涣散的欲求所代

替， 正是在受众感觉结构中所展现出的特征。较之

尼采原著， 这样的“憎恨”情愫却能在国内的尼采普

及性译介文本中发现某种共性的东西。

诚然， 在国内对尼采的译介和传播中， “憎恨”的

辩证结构受到削弱。一方面， 它将因强权压迫造成的

受压制心理， 泛化为与周围人漠然无关的自我孤立感

和排斥他人的态度， 表现为“孤军奋战”的姿态， 权力

关系的层面则相对弱化。这种变化渗透到对尼采的

阐释中， 贾明认为： “尼采更难得到人们的理解， 他常

常感到心灵的孤独和世态的炎凉……其实尼采的憎

恨不是针对哪个个人， 他讨伐的是社会和传统文化力

量， 不过他是在孤军奋战。”［14］137 这种飘浮无依的孤独

感， 与刘小枫在 1990 年代感觉结构分析中对现代症

结的诊断不谋而合： “尼采的主张在激发审美个人主

义， 这一精神方向追求审美（感觉）的个体化差异”［15］342， 
他着意于尼采思想与审美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 并将

其作为现代人“畏触病”的一个理论支撑： 金钱经济和

都市伦理下， 个体生命仅靠工具性的理性心理， 不足

以维系自身。于是， 飘浮性的感受和心性（傲慢、 冷
漠、 矜持、 孤僻）就产生出来， 其心性品质趋向是返回

内心性世界。

另一方面， 颠覆道德体系的创造性意志被从“憎

恨”中抹去， 留下的常常是未经深刻内省的自我认同

式宣言， 但它仍是缺乏价值内核的。在《尼采： 在世

纪的转折点上》中， 周国平以“目的是缺如的， 因此目

的要由每个人自己来确立”［16］88 “解放者自己解放自己， 
意志自己解放自己， 这解放的方式便是把‘它已经如

此’变为‘我愿它如此’”［16］88， “虚无”从尼采对基督教

道德和启蒙理性的批判中抽离， 结合本土语境获得转

译。周国平在书中屡屡将“虚无”泛化为人生、 生命的

“无意义”。不少研究者或在“虚无”观念与否定旧秩

序之间构造简单的结合； 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化， 
却缺乏可以弥补价值真空的新意义。个人的独异性

则在译介中被突显， 如周国平指出， 所谓“超人”是“有

着独特个性的真实的人……但他只是尼采心中酝酿

的一件完美的艺术品”［16］88。在这些译介中， 重塑价值

的努力无法通向某种新的道德体系， 转而成为个人意

识的标榜。不明确的价值追求只能由一种空泛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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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与对抗情绪来维持， 并相应地抽绎为审美化或假

设性的表达。但这些对尼采的译解并非完全按照尼

采原意， 而更多是作者个人与尼采思想之间的共鸣和

回应。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中国再度兴起了“尼采

热”， 周国平的《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并

“八个月内四次印刷， 计九万册”［17］。为响应受众对

尼采的热忱， 越来越多尼采学说摘要、 传记及一些

带有人生哲学与生活美学色彩的大众读物涌入市

场。例如， 宋继凯《哲理趣闻录》以“超人是自然和

社会的立法者， 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但从

另一方面说， 他的超人往往充当了极端反动的资产

阶级的理论化身”［18］237， 表达不受约束的反叛性； 赵
稀方《存在与虚无》以“尼采既不承认存在着超越于

个人的整体……他的强力意志哲学表明， 他是在

“用生命本身的力量来战胜痛苦”［19］137， 表达个体性

与感性； 龙婧编译《尼采哲思录》以“生活在人生的

表面， 心中就越是为意义的缺失而困惑……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哲学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

和定向”［20］36， 表达意义感的缺失与哲学的价值化； 
姜宇辉《将人生哲学到底》以“今天的两极不再仅仅

是富人和穷人， 也是知识的主人和知识的奴隶……

而在这两极之间进行斡旋的， 是对知识进行传播和

售卖的市场和媒介渠道”［21］109， 表达市场价值与文

化资本的差异。由此可知， 作者对时代的感知渗入

编译和阐释中， 使尼采思想附上了强烈的漂浮性特

征与功利化趋势， 却假借知识、 情感与心灵之名， 
掩饰其表述的功利性， 通过迎合受众内在欲求以达

到推广效果。同样的元素也糅合在顾惜朝的欲望

涌流中： 求功名的欲求服从既有体系， 无法形成摧

毁道德体系的强力意志。

总之， 《逆水寒》的叙事架构， 尤其是顾惜朝这一

角色形象， 与尼采的“憎恨”观念存在表面相似性。以

尼采所论述的教士式“憎恨”为参照， 该角色的内在驱

动力得以更深入地揭示。但显著差异在于， 顾惜朝虽

具备憎恨的强度与受压抑的处境， 却缺乏其深度与针

对性， 未能形成一种深刻的内省并通向超越善恶的创

造性意志。限制其憎恨、 驱使其过快行动的， 实则是

一种直观的求取功名之欲。 “孤军奋战”的排他情绪

与无内核的价值虚无， 是混杂于其中的两个面向。通

过感性表述来强化欲望满足与情感认同， 是此类文本

吸引受众的关键机制。这些元素亦被糅合进顾惜朝

的形象之中， 使文本内外形成呼应。这样看来， “逆

水寒”IP——尤其是顾惜朝这一角色， 为何能获得受

众的持续关注， 需要围绕这种特殊意义上的憎恨及掺

杂其中的无定欲求， 结合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进

行探讨。

2. 2　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倦怠欲求和憎恨情愫

从文本结构来看， 电视剧及其后文本的创作与接

受， 表面上仍在“邪不压正”的大框架下进行， 但更丰

富的价值元素和感性成分， 却不断冲击着武侠小说中

侠义观的塑造过程。凝注于顾惜朝形象及其叙事中

的， 是由价值虚空与个人欲求糅合而成的“憎恨”。在

“憎恨”的驱动下， 于追杀与逃亡中展开的故事获得了

坚定的内核， 顾惜朝则被塑造为一个引人共情的角色， 
受众以“不顾惜朝误终生， 一顾惜朝终生误”来表达对

顾惜朝形象的复杂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价值认

同已无法明确解释这种吸引如何发生， 而需向更广泛、 
更隐蔽之处寻找答案。

雷蒙·威廉斯指出： “我想用感觉结构这个词来描

述它： 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 它稳固而明确， 
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

挥作用的。”［22］57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

个时代的文化： 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

的、 鲜活的结果。这种深层的共通性活跃在时代文化

不易察觉的角落里， 散布在看似并不相关的文本和现

象中。它既随代际而流变， 又在改造中维持相对稳定， 
“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 新的一代以自

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

应， 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22］71。对感觉结构的分

析则需要在不同文本之间觅其共振， 从而发觉其中共

同蕴蓄的生活感知。结合上文来看， “逆水寒”IP以不

同的媒介形态持续获得受众关注， 既适应了受众感觉

的流变， 又扣住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认同。借用“感觉

结构”的概念和方法， 则可进一步释放它所承载的当

下感知。

对感觉结构的分析， 则需要在不同文本之间寻

觅其共振， 从而发掘其中共同蕴蓄的生活感知。结

合上文来看， “逆水寒”IP 以不同的媒介形态持续获

得受众关注， 既适应了受众感觉的流变， 又扣住了

相对稳定的内在认同。借用“感觉结构”的概念与

方法， 可进一步释放它所承载的当下感知。从受众

来看， “逆水寒”手游与电视剧相应的的年龄分布呈

现出明显的代际特征： 
手游微博粉丝： 26~35 岁群体占比最高， 为核

心受众； 18~25 岁群体次之， 构成第二大群体； 
18 岁以下群体虽占比不高， 但 TGI 高达 1 00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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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示 出 极 强 的 偏 好 度 。 性 别 上 ， 女 性 占 比

73. 21%， 占 据 绝 对 主 导 ； 地 域 上 ， 新 一 线 城 市

（25. 98%）和一线城市（25. 05%）粉丝占比最高， 港
澳台及海外群体 TGI极高， 偏好度突出①。

据“腾讯开发者社区”初步统计， 电视剧受众： 
16−30 岁群体占比达 50%， 为绝对主力； 31−45 岁

群体占比 25%， 构成次主力； ≤15 岁及≥46 岁群体

各占 10%， 整体更偏向年轻群体②。

无论是《逆水寒》电视剧还是“逆水寒”手游， 其
受众主要为 18− 35 岁的青年， 可推知以大学生和

初入职场者为主， 他们正处于竞争最激烈的阶段。

对比两者可知， 游戏的受众较电视剧更集中于青年

人群。由手游粉丝画像可见， 游戏受众集中于竞争

激烈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逆水寒”文本之所以

能在城市青年中引发集中且持续的关注， 是因为其

在“逆水寒”IP 中找到共鸣的基础。

一方面是理想主义退潮后变得不确定的价值

追求， 及与之伴随的倦怠与焦虑之感。改革开放以

来， 个体从固定的价值导向中解放， 而不得不面对

价值重建的“眩晕”。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尚可掩盖

于个性解放带来的亢奋之下， 但其中已有一种虚无

迷惘的情绪在潜滋暗长， “潘晓讨论”即是其具体体

现。贺照田在思想脉络中反思“潘晓讨论”所反映

的精神危机， 指出： 理想主义的自然承传， 先遭到  
80 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 文化思潮的侵蚀， 后在  
1989 年遭到致命一击。所有这些， 都使得在 90 年

代最需要此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

主义氛围的时候， 此理想主义已先溃不成军［23］。这

一切使得 1992 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 
经济的感知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

济行为， 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着人们有

关政治、 文化、 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市场经济

的逻辑固然可以激发欲求、 构造感觉与想象， 却无

法弥合理想主义的裂隙， 价值信念的空洞作为一个

未解决的问题隐伏在感觉结构中。由于价值因素

同真理因素的分裂， 无可相信而产生的虚无感——

比如人生价值的否定之否定、 精神观念的自我怀

疑、 寻求发展的焦虑与紧张、 理想与现实冲突而产

生的疑虑［24］， 在用以填补缺缝的功利消退时， 愈发

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 则是个人主义下理性算计与漂浮心

绪（如孤独、 倦怠）的一体两面。理想的匮乏、 虚无

情绪的泛滥使个体易于陷入自身的意义危机， 而催

生缺乏社会连带感、 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个人主

义［15］339。这样的个体继承了 20 世纪 80 年代对集体

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 却因对抗目标的隐退

而逐渐变成无目的、 泛滥的对抗情绪。刘小枫指

出： 它一方面以自我感受、 自我利益为中心， 通过

排斥他者而确立自我价值表象； 一方面又强烈追求

外在承认， 事实上罔顾自身的精神—主体状况， 无
批判地顺从外在主导性氛围所规定的路径和标

准［15］339。此时的外部逻辑是由市场经济主导的， 市
场法则被用以规划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 效益计算

也渗透到个体意识中。在从传统亲情关系中被抽

离的现代生活中， 个体看似都是理性化的……只有

在个体性的私人关系领域， 各种漂浮性的心性才显

露出来［15］340。人们固然可以用理性计算与功利主义

来处理社会关系， 但面对自我时则缺乏意义感。占

据中心的主体意识， 实质上只是被浮泛的个人感受

所充塞的整体性构造。

“丛林法则”作为 2020 年以来的文化关键词， 
王晓明指出， 自我满足后再谈善恶的自欺意识， 还
是会将我们的手脚牢牢地锁定在专注于狭隘的功

利主义这条路线上［25］。功利束缚收紧的同时也激

起了疲惫和倦怠。从“佛系”到“躺平”， 这些说法的

迅速流行， 体现了一种意图退出“丛林法则”下残酷

“内卷”的意愿。但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精神症

结， 由于未得到有效解决， 时至今日仍在绵延发

酵， 并塑造着当下的感觉结构。王晓明认为， 30 年

来， 这些感知特性日渐增长， 不但面目更加清晰， 
而且使每个个体都笼罩于其下。诚然， 随着行业逐

渐稳定与社会资源消耗， 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多数

行业供需日渐失衡。较之上一代人尚可通过竞争

成为赢家，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

可能赢不了［26］129。但虚无感、 无力感与实际行动是

脱节的， 很多人实际上仍不敢退出竞争机制。这种

作为惯性的竞争意识与虚无感糅合进内在感知， 并
为个体制造出某种价值表象。在竞争加剧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即《逆水寒》的主要受众群

体）， 很难不受到这种感觉结构的浸染。感觉结构

固然随着社会文化转型而逐渐变化： 潘晓信中缺乏

意义感的迷惘延续下来， 转变成一种消极的“内卷”

①   广州数说数据根据微博粉丝填写的基础资料整理并绘制了图表，由“界面新闻”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载于
https：//www. jiemian. com/article/10469802. html。

②   “腾讯开发者社区”进行了数据统计和趋势分析并绘制画像，具体可参考 https：//cloud. tencent. com. cn/
developer/news/682873，并非全面调查，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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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1980 年代泛滥的对抗情绪， 在意义缺位与

“内卷”的持续消耗中， 则转化为一种犬儒式的倦

怠感。

因而， 顾惜朝被朝廷、 江湖两套秩序共同排

除， 自我实现的欲求最终成为徒然的失败叙事， 很
容易唤起当代青年的共情。那么， 青年为主的受众

如何通过“逆水寒”IP 获得同自身感觉结构的共振？

对受众心理的分析可为感性认同的形成带来一个

更加内在的视角： 顾投合于秩序却被秩序排除， 暗
合了象征性追寻的必然破碎。其形象不仅是一个

“我”不可能成为的分离的客体， 同时也通过幻象破

灭的必然性， 切中了受众心理的深层匮乏。劳拉·

墨维认为， 大众电影营造了窥视和自恋这两种相互

矛盾的视觉快感， 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为： “前者

暗示了充满性欲的观影主体与银幕上出现的种种

客体的分离； 后者则通过让观众着迷的方式， 使其

将银幕上的那些与自己具有相似性的客体认同为

另一个理想化的自我。”［26］129 这种分离与认同的混

杂， 深植于观看主体的欲望机制中。聚焦于顾惜朝

的故事这一实例： 一方面， 他对功名的持续追求蕴

含异乎寻常的进取精神， 令倦怠的电视剧观众或游

戏玩家为其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这往往是受众自身

所匮乏的）所着迷， 形成一种反向的激励。另一方

面， 他由卑微到失势， 最终未能摆脱社会结构所配

置的边缘位置， 这在竞争中的人群中唤起一种隐约

的共鸣或预判。特别是随着文本价值内核的模糊

化， 两个方面相互糅合， 在潜移默化中引发受众的

关注和移情。鉴于此， 浸淫在虚拟世界中， 对持续

竞争疲倦而无所适从的观众或玩家， 看到处身卑贱

但孜孜以求的顾惜朝及其奋斗史， 很容易在对比之

下激发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投射。

聚焦于“逆水寒”不同文本的变化（并结合第一

部分的分析）， 相较于原著小说尚以“侠义”理想为

读者构建价值认同， 电视剧和游戏则将感觉结构的

微妙变化内嵌于独特的文本形式中。电视剧通过

镜头语言构建了一种“窥视式”认同， 受众既被代入

顾惜朝的位置， 随其充满憎恨与欲求的视角见证朝

廷或江湖得势者的生活境况； 同时作为整个故事的

旁观者， 从顾惜朝的失败中窥见自身在竞争体制中

的处境， 竞争带来的负面情绪， 在表露“憎恨”的台

词中传递出对抗的快感。通过分离而形成客体认

同。看似旁观的视角， 却引发网友“顾惜朝更像现

实中的影子”的切身感受。游戏一方面通过“憎恨”

激发对抗情绪， 另一方面则借助 AIGC 技术， 促成

一种沉浸式交互。玩家在《遇见逆水寒》中与角色

顾惜朝直接互动（其言行会影响人物关系与故事走

向）， 进而将自我完全代入“理想化行动者”的身份， 
以弥补现实中意义的匮乏与行动的无力感。例如， 
引导顾惜朝“归隐”的结局， 在某种程度上是玩家逃

离内卷体制的隐喻； 而选择“复仇”路线则放大了排

他性逻辑。这种“自恋性认同”的构筑消融了主客

体界限： 受众通过操控虚拟角色， 将自身欲望投射

为“另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两个文本虽然在构造

情感连结方面各有侧重， 但均将憎恨与欲求、 个体

能动性与宏观体制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融入文本， 
从而灵活适应了不同代际玩家感觉结构既有所延

续， 又在细微之处发生异变的特征。

从文本回到受众所处的真实语境， 这种共通的

感受及其表达形式有何体现？除本文第二部分所

述、 尼采的通俗化译介文本之外， 在高考誓词中亦

可进一步理解这种嵌入欲求的“憎恨”及其表达形

式。高考是竞争的集中体现， 且属于城市青年（受

众主体）一项至关紧要的共同记忆。分析相应时段

的高考誓词， 有助于理解受众的感觉结构。

对比《逆水寒》中的台词与不同时期的高考誓

词， 可以发现两者在心理动机和表达形式上存在多

层对应。例如， 《逆水寒》中“要让那些嘲讽于我、 
轻蔑于我、 羞辱于我的人， 无地自容”［9］的台词， 与
2009 年的高考誓词“破釜沉舟， 埋头苦干； 顽强拼

搏， 团结作战； 洗却 08 耻辱， 捍卫明珠尊严”［27］在

情感上具有相通， 均体现了通过自我激励来洗刷羞

辱的渴望。台词“我要证明给他们看……今日差做

攀附， 明日得势成龙”［28］。与 2016 年的高考誓词

“百日悬梁， 圆少年鲲鹏之梦。三年求索， 作文章

一目惊鸿”［29］相呼应， 均表达了对外界认可的欲

求， 以及这种欲求在表达上的先抑后扬。

此外， 顾惜朝在电视剧中的台词“顾某一生孑

孑独行， 就是不想混然众人”［28］与 2019 年的高考誓

词“同样是寒窗苦读、 明面暗灯， 我凭什么甘于人

后； 同样是披星戴月、 夙兴夜寐， 为什么不能是我

为人先”［28］也呈现出类似的心理逻辑， 混合了众人

的焦虑感与孤独奋斗的竞争意识。  “你知道， 仗一

打起来， 你死我活， 哪顾得来”［28］则与 2019 年高考

誓词“百日誓师， 志在必得， 六月亮剑， 谁与争

锋”［29］对应， 显示出竞争的战斗隐喻和排他性。再

如， 顾惜朝台词“我成书四载， 边关京城辗转投书， 
希望被人赏识， 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多看此书一

眼”［28］， 体现了个人努力与徒劳无功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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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的高考誓词“十年寒窗， 百日风雨， 行遍书

山， 航终树海， 千磨百炼， 铁杵成针， 浪淘水洗， 沙
尽金见”［29］则将成功预设为将达到的目标。

由此可见， 顾惜朝的台词确实与高考誓词有一

定的关联。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一种强烈的成功

欲求， 以及孤独、 愤懑的排他意识。高考誓词许诺

出人头地所掩盖的失败可能性， 在顾惜朝的台词和

故事里得到展现。同时两者都采用欲扬先抑的手

法以强化反差， 运用夸张、 对偶以增强语势。聚焦

于张桂梅所在华坪女中的誓词： “没有人是生来的

稻草， 没有人是命定的草芥， 同样是寒窗苦读、 明
灯暗盏， 我们凭什么甘于人后； 同样是披星戴月、 
夙兴夜寐， 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人先？我们可以不成

功， 但我们绝对不能后悔……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

草芥， 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29］ 撇开

具体的语境， 可发现其与顾惜朝的表述共享同一套

话语逻辑。其中的“我”是一个虚设的主体， 需要借

助生来优越的预设、 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而进入话

语结构， 从而激发宣誓者的同感和欲求；再借助特

定的修辞和语气语调， 烘托出“孤军奋战”的气氛， 
并唤醒人们日渐麻痹的感知和涣散的注意力。但

感性掩饰下， 却是直接的功利目的： 优秀成绩、 知
名院校等。这与本质性、 内在化的价值观无关。正

因为内核空洞， 才必须借助一种强烈的对抗性呼吁

以引发行动： 敌对（排他性）并不一定指向明确的对

象， 竞争者仅仅是将身边或素未谋面的同学群体， 
想象为抽象而普遍的“竞争对手”， 常常伴随着对个

人付出与位次先后的衡量与设想。这些誓词与顾

惜朝的宣言同样不乏偏颇与含混之处； 虽渴望在既

定秩序中获得成功， 却每每夹杂着一种泛化的排他

性。这些隐伏于受众感觉结构中的情愫， 在台词和

誓词中诉诸富于气势的表达， 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注入憎恨情绪的话语构造和决胜负的战斗隐喻， 为
较之说理性的引导更容易深入人心。

这样看来， 在受众的感觉结构中， “理想”的退

潮带来价值的虚无， 个体的独特表达与随顺外部逻

辑的内在空虚成为一体两面。市场的功利性渗透

到社会关系中， 使人习惯于理性计算； 漂浮性情绪

则充斥着内在感受， 促成“孤军奋战”的自我定位。

在资源挤兑的内卷环境下， 功利性的欲求和作为逆

向激励的憎恨， 日渐融入受众感知中。鉴于此， 大
众文化难以通过单纯的价值认同满足受众， 情感的

渲染， 特别是憎恨式的感受往往更容易直击人心。  
《逆水寒》正是在文本中融入这种生活感知， 并在文

本改编中使之逐渐成为主导元素， 从而形成一个能

与受众建立内在且持续情感联结的 IP。这在顾惜

朝形象及其故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他的失败切中

了受众奋斗难有成效的倦怠感受； 他那种混杂着排

他情绪与强烈功利诉求的憎恨式表达， 尤其能触及

“内卷”环境下受众意义感的匮乏与竞争的惯性， 从
而引发共鸣。

3　结　论

综上所述， 《逆水寒》IP的成功， 在于紧随受众感

觉结构的流变， 调整了建立价值或情感认同的方式， 
以适应在价值虚无的大环境下受众感知的流变。精

心打磨角色亦是其亮点， 这使得受众难以言喻的当下

感受， 通过复杂的角色形象得到体现。憎恨与欲求作

为受众感觉结构中突出的要素， 值得关注。 《逆水寒》

IP 则通过触及受众的感觉结构来安放其幽微难言的

情愫， 并蕴含着加以正向引导的可能性——值得思考

的是， 在普遍的憎恨情绪中， 如何触发新的感知与思

考， 而不只是承载这种普遍情绪。例如， 能否在影视

剧的独白镜头中， 增加角色顾惜朝对其遭际的思辨性

表述， 以使受众对自身处境也展开分析； 抑或在游戏

中为角色设置隐藏于细节的关键抉择， 在移情于角色

的同时， 唤起玩家对自身如何脱离“内卷”惯性的反思？

当然， 如何通过不同形式文本的技术改进而触发受众

感知的变化， 作为由本文延伸出的实践问题， 仍有待

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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